
guoxue.com 回首页 | 版权申明 | 广告服务 | 联系邮箱  

 搜索 

  搜索

 国学网 >> 正文  打印本页  

  

建立慈氏学的人：访韩镜清教授 

作者：黄夏年 [2001-6-4 14:16:03] 

    当前，我国的佛学研究十分繁荣，专著和论文不断出版。但在众多的学者中，有一位老

专家却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已经是87岁的高龄，并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仍然口述著作不

缀，有许多年青人至今仍然跟随他学习佛教，这位老人就是韩镜清先生。在北京五月繁华似

锦的日子里，我们在老人的住所对他进行了采访，老先生精神攫烁，滔滔不绝地向我们讲述

了往事…… 

    记者：韩老，据我们所知，你在上中学时就开始接触佛教，以后又跟汤用彤先生、韩清

净、欧阳竟无、周叔迦等名师学习佛教，你觉得从他们那里学到的最大的收获应是什么？ 

    韩镜清：我是１９１２年１０月生于山西沁县一个原藉北京的官僚家庭。其实当年我在

北京四中上高中时最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世界哲学史、人生哲学的课。那时的中学

就像上大学的预科，设有很多专科的学习课程，对这些课程我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那时我

的思想也比较活泼，不但对哲学、文学情有独锺，而且也学习法文、日文、英文等，并且也

就在此时，我开始决定读北京大学哲学系，哲学是谈人生宇宙的学问，佛教是属于人生学里

的一种，从那时我就接触了佛教。我拜著名的常惺法师为师开始，取法名慧清，上大学后就

以此为号。但我受他的影响不大，主要是通过阅读佛教书来学习佛教。 

    那个社会的人们都或多或少地有些佛教的信仰，我父亲就是如此，但我受家庭的影响也

不大。父亲有一位朋友曾经留学日本，叫王敏公，他信仰佛教，曾经向我介绍了一些佛教的

知识。我刚开始学习佛教时是对禅宗感兴趣，因为当时这一宗派最有影响，宽街大佛寺有一

个流通处，我常到那里去买一些禅宗的书来读，有时也买一些法相宗的书看。高中时代我比

较关心人生宇宙的问题，于是对法相唯识的书渐渐买的多一些了，我之所以要读北大哲学

系，其原因也是在此，总之，是我自己去寻求佛教的知识，我印像中买的第一部佛经是《大

乘起信论》。 

    当时的佛学界有南欧北韩两家，但他们对我的影响都是间接的，不是主要的。欧阳竟无

的书我看了不少，南京的支那内学院在学术界影响比较大，汤用彤、梁淑溟等人都与内学院

有关系，当时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是南方的欧阳。七七事变时，欧阳在南京讲《晚年心得》，

很多人都到南京，我随汤先生、蒙文通先生一起到南京，听了好几天的课。此前我只是读过

他的书。所以我是私淑欧阳先生。在大学期间我曾听过韩清净先生讲因明，后来听《缘起初

胜法门经》等。韩清净在日本人占领北京时曾开过讲经会，讨论佛教，我曾经去听过，他对

我的影响要多一些。韩先生的书主要是三时学会出版的，我也买了不少，这些书一直保存下

来，但是前几年被香港法相学会的人拿去了。 



    １９３２年我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北大各种思潮都流行，对佛教而言，尤其是关于佛

教大小乘翻译的东西讲的很多，特别是汤用彤先生拼命把东西方的哲学里只要能够见到的，

就尽量讲出来，这是比较难的东西，因为汉文翻译的也不是很好，不一定能懂。这种风气对

我影响很大。熊十力先生这时也在北大讲新唯识论，其态度很明朗，他跟钱穆、蒙文通、汤

用彤等几位先生每隔几个礼拜就要在熊十力家碰一次头，讨论学术，熊十力先生讲中国哲学

时的声音很大，他有时需要一些佛教的资料时，还是由我来提供，例如《新唯识论》，我就

曾经帮它出版。我现在保留的书里还有他拿粗笔大批大划的痕迹。 

    １９３６年毕业后我继续从汤用彤老师读研究生，又在北京大学史学研究所研究佛教

史。第二年他到南方西南联大，我因家里父母年事已高，就没有去。这时周叔迦先生也在北

大教书，指导我学习大乘佛教。他要我学习藏文，因为他认识一些藏族喇嘛，请他们教我，

此外每月还资助我经费，在生活上帮助我，于是我在他的鼓励下开始我学习藏文，同时在一

起学习的还有王森先生，但他对梵文的兴趣比我大。自从这时学习藏文后，直接影响了我的

后半生。毕业后我曾在私立中国大学哲学教育系、中国佛教学院任教，又在华北居士林及菩

提学会从事研究与编辑工作。抗战胜利后在天津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任教。１９４９年我在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研究藏语。１９５２创建中央民族学院时调到少数民族语文系藏语

教研组。１９５０－１９５３年和１９５６－１９５７年先后参加中国科学院西藏科学工作

队语言组和民族语言调查工作队，两次入藏进行语言调查和编写藏语讲义。１９６５年调到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组建的世界宗教研究所，直到退休。 

    记者：在当代中国，有人称王恩洋先生是专治唯识学的人，但根据我们的了解，你也是

只从事唯识学的人，而且尤其对藏传佛教的唯识学（正确地称呼是瑜伽行派或有宗）钻研很

深，为什么你要选择这门学问？ 

    韩镜清：实际上我在学校没有人真正讲过玄奘法师的唯识学，倒是听了熊十力的新唯识

学，梁漱溟写过《东西方文化哲学》，牵涉到唯识学问题，当时书是看了，但他已经不在北

大了。我在大学写的毕业论文是《阿赖耶识的由来》。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恐怕是自己学

习的一种设想。把小乘里接近阿赖耶识的说法弄些材料来解剖，当然这时对真正唯识学还是

不理解的，到现在才有些地方理解的比较清楚，这也是个过程吧。后来做汤用彤先生研究

生，第一学期论文是《净影八识义述》，有点批判的味道，对佛教唯识学有一点认识。总之

正面的唯识学恐怕是我自己学的。课堂没真正讲唯识学。研究生第二学期论文是《大小乘身

表业异解》，直接引用颇婆沙翻译的经论，重要理论是生必有因、灭不待因。 

    我父亲、兄长对同善社、扶乩很信，但它没把我抓住。我看过佛教的东西不少，尤其现

在流行的重点，如禅宗、《起信论》等，一般人都注意，也影响了我，但都没有引起我特别

注意，还是看唯识学的书比较多。如要分析，就是一个原因，当时出版界有南欧北韩的研

究，东西不少。这个对我大概有些影响。 

    我也奇怪，为什么非抓住唯识学不抓别的？对真谛，尤其玄奘法师抓得那么紧，几十年

没懈怠。１９７７年元月我退休后开始了第二个闭关时期，集中精力闭门整理《成唯识论》

所有疏注，对《成唯识论述记》进行校勘、补充和注释，至１９９２年编成２４０万字的

《成唯识论疏翼》。同时从藏文大藏中翻译有关慈氏学及因明等方面重要典籍至今已有６０

余种。而且还写了《成唯识论疏翼》。 



    记者：本世纪上半叶在佛学界对唯识学的争论很激烈，当时欧阳和太虚就唯识法相是一

家还是二家，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而你在近年来又对唯识学提出了又一种看法，认为唯

识学应是唯了别识学，还提出了慈氏学的概念，请你简单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韩镜清：中国佛教首先是个翻译问题，我们看到的佛陀的言教就是一些译师从梵文翻过

来的汉文，翻译如果不准确会直接影响到整个佛教的认识。梵文中有两个词都被汉地译师译

为"识"字，一个是讲八种识体时专用的Vijn~āna（辨别识），一个是讲"唯识"时使用的

Vijn~apti（了别识），而在藏译中两词是分开译的。Vijn~āna（辨别识）是在内外六处两

种色法之间能起的一种辨别作用，很明显是有能辨别、所辨别两个方面；而Vijn~apati（了

别识）则是讲所有的东西都是"分别"或"遍计"，除此之外并没有所缘境界的存在，只能说在

缘起上有能而无所，没有能所两个方面的问题。两者如果混淆起来，唯识学的内容就不同

了。 

    了别识是阿赖耶识种子的显现，它只有能显现，根本没有所显现的东西，即"唯识无

义"，无义就是没有人我、法我，没有能取所取，就是没有自性，没有凡夫所面对的现实，

也就是无我、无常。辨别识承认色根、色境，而了别识是把境界包括在内了。唯了别识，就

是只有一个整个的能显现，其中无所、无义，就是彻底解决所取能取的问题来证真如。世亲

在《唯识三十颂》里明确讲，只有能分别，没有所分别。在《唯识二十论》中也说得很清

楚，提出辨别识是为解决人无我的问题，解决法无我问题就必须要讲唯了别识。唯识学不能

是唯辩别识，奘译《唯识三十颂》中第一颂翻译有误。辨别识指根境所用，是感性认识。色

法离不开根，离不开境，离不开心的显现。色法受形色的限制，形色是假法。了别识则依他

起法是缘起法。大乘不承认遍计所执性，不承认离开依他起而存在的色法，大乘认为所有的

存在没有自性，人们常常认为依他起之外的自性，本性就存在，而此为大乘根本不承认的。

大乘经论提到阿赖耶识很重要的颂文都不少，不研究阿赖耶识没法弄清人生宇宙是怎么回

事，怎么死了又生……，里头是不是有灵魂？根本没这回事儿，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还

关涉到自然界，不只是内部问题、主观世界的问题，客观世界整个跟阿赖耶识有关 

系。等流因，异熟果，增上因问题都跟阿赖耶识有关系。 

    我认为从藏文慈氏学来开发真正的唯识学。这是代替古今中外，全面重新认识唯识学的

有效途径。我所说的慈氏学，是指依印度无著大师的五种著作而建立的学说，因为它是我们

了解唯识学的根本所依，只有对慈氏学的根本问题真正看懂、真正理解，才真正能翻译大乘

经典。１９９３年９月我倡导成立了慈氏学会，从事慈氏学经典的翻译、校注、研究和出版

等工作。 

    记者：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佛学开始繁荣起来，作为老一辈的学者，你在这方面做了

不少的工作，翻译了不少著作，培养了不少学生。从世纪的眼光来看，你觉得这个世纪的佛

学研究应该怎样评价，未来的佛学研究会朝哪方面发展？ 

    韩镜清：过去佛学发展有很大的问题，可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文字结构方面。一是

理论结构方面。前者主要在翻译上出现了问题，后者是对教义的解释上有问题，所以必须把

过去错误有所更正。才能使大乘佛教重新兴起于世界。 

    在亚洲国家，日本比较注重历史、梵文的研究，并在这两方面对中国的佛教研究有过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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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但是日本的佛教根本上还没有离开中国的佛教，仍受中国佛教的影响。日本对真正大乘

佛教理论并没有真正认识，现在大乘佛教真正理论在慈氏学开发上，应该注意三自性，什么

是遍计、依他、圆成等问题，必须严格认识清楚。欧阳大师《晚年心得》讲了两句话："万

事东风吹马耳，一园春色寄猿心。"诸法有它独到的地方，大气滂薄，有气魄，对学问欧阳

有特别的见解，两句诗说明什么事都跟□心有关系。古人有修养的，像王阳明、诸葛亮

等"非谈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与后来禅宗大师不在之下。对大众来说，什么是

有，什么是无，必须寻求一个最后的解决不可，所以重新好好认识三性的问题。不要随便

谈，因为随便谈很容易把有无的概念弄乱了。从我的认识来看，中国佛教的第三个一千年最

重要的仍是开发慈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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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信息:四十年来中国大陆对外国佛教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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